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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沙龙是知识分子活动的制度化环境之一 , 学术沙龙也因此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之家和创新之源。

在中外大学和学术发展史上 , 曾出现过不少著名的学术沙龙 , 一批当时的学术精英活跃在沙龙上 , 与此同时大

量学术新锐在沙龙的熏陶下走向成熟 , 一些重要的创新性思想与学术成果孕育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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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Salon:the Home of Spirit and the Source of Innovation

YIN Xia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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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Salon is one of the insti tut ional forms of activities for intellectuals , and academic salon becomes

consequently the home of spi rit and the source of innovation for intellectuals.In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develop-

ment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abroad , there w ere many famous academic salons , and a g roup of academic

eli tes appeared in those salons.Under the influence of academic salons , a large number of immature scholars

g rew up and lo ts of important academic innovations came f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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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龙是一个历史的 、 发展的概念 , 原意指客

厅 , 是法语 Salon 的音译 , 乃欧洲文艺复兴的产

物。“这一制度乃是仁 、爱 、 美 、 雅与秩序种种理

想的具体化 。在 `沙龙' 中 , 人们对于自制 、 自

爱 、 理性讨论等所作的新努力表现得最为明显。它

的创设使人与人之间有了最有效的理想交流的场

所;而儒雅的态度亦开始在日常生活中生根了。温

文有礼乃渐成为一切自重的人的责任 , 这一风气是

中古武士社会所未曾有的”[ 1] 。这种新的 、 反庸俗

的生活方式慢慢为大家接受 , 无数继起的沙龙女主

人承接起火把 , 在四处点燃 , 并且一代一代地传下

去。18世纪后期 , 沙龙已经褪去 “贵族礼仪” 的

色彩 , 走向了学术界和大学。沙龙被列为知识分子

活动的八种制度化环境之首 , 被认为对西方世界知

识分子职业的形成起到孵化器的作用[ 2] 。随后 ,

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学术沙龙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

精神之家和创新之源。

一 、 国外著名的学术沙龙

在欧洲的大学和学术界中 , 曾出现过不少著名

的学术沙龙 , 一批当时的学术精英活跃在沙龙上 ,

与此同时大量学术新锐在沙龙的熏陶下走向成熟 ,

一些重要的创新性思想与学术成果随之诞生。先列

举大家比较熟悉的三位出生德国的历史名人来说明

之 。1999年被英国广播公司评为 “千年最伟大的

思想家” 之首的卡尔·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 ,

就经常参加一个著名的学术沙龙 ———柏林青年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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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派的博士俱乐部。马克思在 1837年 11月给父亲

的信中这样说:“我和友人们在斯特拉劳的多次聚

会中 , 接触到一个博士俱乐部 , 它的成员是一些大

学讲师 , 还有我那个最亲密的柏林朋友鲁滕堡博

士。在这个俱乐部里 , 人们在进行争论 , 亮出了很

多相互冲突的观点 。”[ 3] 这个博士俱乐部并不是一

家由忠于教会 、 笃信宗教的大学教师组成的清谈

馆 , 而是一些思想敏锐 、 喜爱辩论和志趣相同的人

的聚会之处。当代一些重要论著和富于战斗型的作

品都曾在这里进行构思 、撰稿 、讨论并经受批判 。
马克思在加入这个俱乐部时 , 比其他成员都小十来

岁 , 但很快就成为具有最强大思想推动力的几个成

员之一。在这里 , 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 ,

通过不断的探索分析 , 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历史应

该理解为一种不断变革的 、从低级走向高级的发展

过程 。这为他后来的唯物史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

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科学家爱因斯坦 , 年轻

时也曾受益于学术沙龙 ——— “奥林匹亚学院” 。大

学毕业后的爱因斯坦在瑞士专利局任普通职员期

间 , 组织了一个由几位年轻朋友组成的业余的 “讨

论会” 和 “俱乐部” 。几个人聚在爱因斯坦的斗室

中无拘无束地进行当代哲学和科学最重大 、 最根本

问题的研讨和学习 , 还一起阅读古希腊悲剧作家索

福克勒斯的 《安提戈涅》 、 狄更斯的 《圣诞故事》 、

塞万提斯的 《唐·吉诃德》 以及世界文学中许多代

表作品。一起阅读的乐趣在于思想的交流 , 这群年

轻人被这种乐趣迷住了 , 虽然清贫 , 但是他们充实

而幸福 , 感到 “欢乐的贫困是最美好的事” 。他们

将这难忘的几年命名为 “不朽的奥林匹亚学院” 。

不同学科一起交流 , 彼此都获得想象不到的收获和

启发。26岁的爱因斯坦在这一小团体活动结束的

1905年 , 发表了包含狭义相对论在内的 5 篇划时

代的论文 , 从而导致了基础物理学的革命 , 以至于

后来物理学界把 1905 年命名为 “爱因斯坦奇迹

年” 。爱因斯坦肯定过早年学术沙龙的意义 , 他说:

“一个人要是单凭自己来进行思考 , 而得不到别人

的思想和经验的激发 , 那么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 ,

他想的也不会有什么价值 , 一定是单调无味

的。”[ 4]

还有一位就是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

当韦伯在海德堡大学任教时 ,他那幢坐落在古堡对

岸 、尼加河畔的宽敞的三层楼大屋变成了海德堡最

出名的沙龙。每个星期天 ,他的家中坐满了学术 、文

化 、政治各界的名士 。韦伯的这个沙龙 ,真可谓风云

会合 ,星光灿烂 。因为沙龙的主人翁是韦伯 ,所以时

人称之为“韦伯圈”(Weber Circle)。当时在整个欧

洲社会学圈里可以与“韦伯圈”媲美的恐怕只有巴黎

的“涂尔干圈”(Durkheim Circle)。在韦伯圈中 ,除

了韦伯之外 ,还有顿尼斯 、席墨尔 、米歇尔 、曼汉 、卢

卡奇等 ,他们都先后是卓然成一家之言的大家。他

们的著作 ,不论是一般社会学 、社会变迁 、政治社会

学或知识社会学都是现代社会学的源头活水 。“几

乎可以肯定的 ,没有了这个韦伯圈 ,今日社会学的面

貌完全两样”[ 5] 。此后 , 由韦伯等人倡导的学术沙

龙这种思想交流与文化论争的精神生活方式成为海

德堡大学的传统。

此外 ,在经济学界也有不少思想创新缘于学术

沙龙 。例如 , 1960 年春天的一个傍晚 ,芝加哥大学
《法与经济学》刊物的掌门人 A.迪瑞科特邀请英国

学者 R.科斯到他的寓所聚会座谈 。与会者中有米

尔顿·弗里德曼 、乔治·斯蒂格勒等经济学顶级高手
共 10人 。晚餐后大家在客厅里就科斯在“联邦通讯

委员会”一文中关于权利界定的观点提出质疑。这

次沙龙是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迎战星光灿烂的芝加

哥学派 ,并彰显了人类最高智慧的碰撞所发出的万

丈华光 ,由此竟成为经济学史上最光辉的一个奇迹。

初始双方观点相持不下 ,讨论到中途弗里德曼首先

觉悟 ,并站在科斯一边快语如珠形同机关枪连发 ,也

有其他经济学家在唇枪舌战中开始接受科斯的观

点 。当周围已是夜深人静时 ,经济学家们走出客厅

再回首刚才惊涛骇浪的争辩时 ,他们自己也为此深

感震惊 。这次沙龙的结果不仅是科斯不久后发表的

上个世纪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经典名篇《社会

成本问题》 ,而且直接催生了经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

流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假如没有新制度经济学

派 ,经济学还能如此美丽迷人吗[ 6] ?

最后 ,还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牛津和剑桥两所大

学首创的导师制和下午茶。在这两种制度身上都可

以看到沙龙的影子。“导师常与二 、三学子相聚一

堂 ,或坐斗室相对论学 ,或集诸子茶点小饮于导师之

家 ,剖析疑难而外 ,并得指示学生修养之法 ,解答学

生个人问题。导师视门人如子弟 ,门人视导师如良

师益友 ,从学之期虽暂 ,而缔交辄终身 ,受其潜移默

化 ,不觉品德与学问俱进也”[ 7] 。对于导师制 ,林语

堂先生也曾做过形象的描述 ,“牛津剑桥的学生所以

好 ,是导师坐在那里喷烟 ,喷得你天才冒火” 。这是

一幅多么富有闲适和诗意的场景啊! 出自剑桥大学

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多达 70余位 ,有人说这来源于剑

桥大学所特有的下午茶制度 。剑桥大学每日下午有

两个小时的时间 ,有组织 、有计划地常年安排不同学

科的权威级教授相聚于学校的小型 、随意的研讨会

或在校区内的咖啡屋和茶园共进午茶 。学校出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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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创造了良好的 、亲切的 、自由沟通的交流环境 。

在这里每一位教授都在吸纳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 ,

通过互相学习以及知识的组合产生出大量的 、边缘

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理论。喝下午茶得到的创意并非

在后来都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但他们在喝下午茶时

提出的创意的潜在重要性却是不可低估的[ 8] 。

二 、国内著名的学术沙龙

在国内 ,自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 ,学术沙龙在

学术界和大学里也异常活跃 ,充当了非正式的 、但是

起着巨大作用的“加速器” ,使得当时的先锋思想得

以扩散 、蔓延。当时一个著名的文艺沙龙是 30年代

林徽因的“太太客厅”[ 9] 。她的“太太客厅”总是名

流云集 ,朱光潜 、梁宗岱 、金岳霖以及美国著名汉学

家费正清 、费慰梅夫妇 ,还有其他一些当时的著名人

士 ,都是“太太客厅”的常客。抗战爆发以后 ,生活是

动荡的 、凌乱和艰苦的 ,但是 ,知识分子的积习使他

们很快恢复了北平文化界的风气。他们经常聚会 ,

而聚会最多的地方 ,还是在林徽因的家里。他们谈

文学 、谈时事 、谈战争 ,时而在人倦话尽的时候 ,结伴

去西南联大教授李公仆开的北门书店逛逛 ,或者去

品尝当地的风味小吃 。林徽因家里的下午茶虽然平

添了战时的清苦 ,但依然散发着文化和儒雅的芬芳 。

与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家住在隔壁的金岳霖 ,也办起

了星期六“家常聚会” ,常常也像林徽因的“太太客

厅”那样拥满了人。

30年代的北京 ,还有一个与林徽因的“太太客

厅”齐名的文艺沙龙 ———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的“读

诗会” 。每月集会一次 ,朗诵中外诗歌和散文 ,探讨

和争论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各种问题 。沙龙的主要成

员有周作人 、朱自清 、梁宗岱 、郑振铎 、冯至 、沈从文 、

冰心 、凌淑华 、孙大雨 、何其芳 、卞之琳 、林徽因 、萧乾

等人。这里面的大多数人都有留学的经历 ,对中外
文学和诗歌有深厚的修养和造诣 ,梁宗岱 、孙大雨 、

冯至 、何其芳 、卞之琳都是名噪一时的诗人 ,中西方

古曲诗歌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文学的话题 ,都在

这个沙龙里提起 、探讨 、争辩 ,但并不影响彼此的感

情和交往。而这个沙龙讨论和争辩的问题 ,又会从

这里扩散出去 ,或者成为整个文艺界注目的问题 ,或

者影响到文学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与流变 。这是一个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艺沙龙 ,也是一个地道

的欧美风格的沙龙 ,它对 30年代文学 ,特别是“京派

文学”的形成和影响 ,具有绝对不能忽视的作用[ 10] 。

四十年代初(1942 年),在西南联大 ,有一个学

会叫“十一学会”(“十一”二字合起来就是一个“士”

字),意谓“士子”学会 ,这个学会是由教授和学生共

同组成的 ,有学历史的 、有学哲学的 、有学社会学的 ,

也有少数学自然科学的 ,其宗旨是士大夫坐而论道 ,

各抒己见 。教授有闻一多 、曾昭抡 、潘光旦等 ,学生

有王瑶 、季镇淮 、何炳棣 、丁则良 、王佐良 、翁同文等 ,

由丁则良和何炳棣召集 ,每两周聚会一次 ,轮流一人

(教授或学生)作学术报告。教授报告后 ,学生听 ,学

生报告时 ,教授同样去听 ,听后都要相互讨论。正是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 ,成长了一批学者 。一位参加

者回忆说:“我做毕业论文时 ,我导师张荫麟先生对

我说 :̀在学问的总体上 ,你们青年现在不可能超过

我们 ,但在某一点上 ,你们已经完全可以超过我们

了 。' 这种学术空气 ,回忆起来 ,真实如坐春风 ,令人

不胜神往 。”像这样的学会组织 ,在过去的大学里不

是一个两个 ,而是许多。这个“十一学会”中的学生

参加者如王瑶 、季镇淮 、丁则良 、何炳棣 、王佐良 、吴

征镒等 ,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
[ 11]
。

20世纪七 、八十年代 ,中国迎来了科学界新的

春天。巨大的热情与崇高的理想主义精神是那个年

代的精神氛围 。大学 、研究所作为知识分子最重要

的生存场所在 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复生阶段 ,紧

接着 1978年招收研究生使在社会上离散多年的知

识人才一下子纳入了现代学术体制的轨道 。刚从文

化专制主义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怀着理

想和希望 ,把学术工作和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相联

系 ,推动着中国学术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 ,学术沙龙

再度活跃起来 。当时 ,国内一些大学创办了一些由

导师主持 、学生参加的学术沙龙 ,其精神旨趣与牛津

和剑桥大学的导师制有部分契合 。在诸多学术沙龙

中 ,持续时间之久 、影响之大的就有我国著名教育

家 、高等教育学奠基人潘懋元先生创办的周末学术

沙龙。

近来 ,笔者访谈潘先生时了解到他 20年前创办

学术沙龙的初衷 ,即是为扭转“今日师生之关系 ,直

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梅贻琦语)之局面 ,调和

正规课堂教学之正襟危坐与刻板拘谨之氛围 ,促进

师生之间学识 、情感以及精神上的全面交流 ,活跃当

时的校园文化和学术氛围。另一原因是大学期间的

一段课外学习经历给潘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

是 20世纪 40年代初期 ,潘先生就读的厦门大学教

育学系的课外学习活动十分活跃 ,成立了很多学习

兴趣小组 ,其中就有仲尼组 、行知组 、杜威组和卢梭

组 。潘先生当时是卢梭组的负责人 ,和同学们一起

学习讨论卢梭的《爱弥尔》等著作 ,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 。他体会到这种课外学习活动可以纠正旧中国大

学课堂教学的三种弊端:“一曰教法偏于呆板。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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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 、讲解叙述而外 ,甚少质疑问难 ,是灌输知识 ,而

非启发思想 。是盖由于一班学生人数常嫌过多 ,而

程度智慧 ,又多不相等 ,师生之间遂少辩难机会;二

曰师生关系太疏;三曰过重技术之传授 ,忽略人格之

陶冶 。”另外 ,还有一个直接原因 ,那就是受王亚南老

校长的影响 。解放后 ,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

亚南教授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任职期间 ,他十分重

视科学研究 ,并大力为厦大营造良好的学术气氛 。
例如 ,举办每年连续三天的学术讨论会 ,鼓励师生独
立进行学术研究。除此之外 ,王亚南校长还经常邀
请学生到他家讨论学术问题 。即使他校务再繁忙 ,
但他从不拒绝学生的问题 。王亚南校长在家中接待
学生 ,并与学生讨论学术的做法给潘先生留下了深
刻印象 ,是他后来创办周末学术沙龙的心理原型 。
基于以上考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在国内率先
招收高等教育学研究生之时 ,潘先生就创设了一种
课外学习制度———周末学术沙龙。

每逢周六晚上 ,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们济济一堂
围坐在潘先生家里 ,在品啜香茗或咖啡中 ,无拘无束
地交谈 ,谈学问中的人生 ,也谈人生中的学问 ,话题
有时事先确定 ,有时即兴而谈 ,可以是学术思想上的
理性探讨 ,也可以是生活情感上的轻松交流。大家
“各言尔志” ,相互切磋琢磨。其间 ,沙龙虽然经历了
规模和影响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可一直不变的宗
旨就是以修养为中心 ,讲求做人 、做事 、做学问的精
神 、态度和方法的熏陶和濡染 ,被学生们誉为“民间
思想村落” 、“学术生态场”和“精神家园” 。“居高声
自远 ,非是藉秋风”。潘先生的周末学术沙龙不仅深
深吸引着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年轻学子 ,也
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像日本著名
高等教育研究专家有本章教授 、大土冢丰教授 ,加拿
大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许美德教授 ,挪威知名比较教
育学者阿里教授 ,德国学者罗兰德·舍恩教授等国际
友人来厦大高教所访问时 ,都慕名参加了潘先生的
沙龙。其中 ,许美德在其新著《中国著名教育家传》
(英文版)的第五章“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奠
基人”中特意提到了参加沙龙的感受。她说:“我入
迷地观察着整晚的沙龙 ,亲眼见识了潘懋元教授的
教学风格和对学生的和蔼可亲 ,而这是以前在相对
正式一点的场合中我从未见过的。”阿里则在 2005

年 7月完成的《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创
始人》(英文版)一书中设专章讲述潘先生的沙龙 。
此外 ,中央电视台 、《光明日报》 、《中国教育报》、《厦
门晚报》和《厦门大学报》等十余家中央和地方媒体
对潘先生的沙龙进行过专题报道。令人欣喜的是 ,
在潘懋元先生的率先垂范下 ,厦大高教所的年轻一
代博士生导师们 ,如刘海峰教授 、邬大光教授 、谢作
栩教授 、史秋衡教授等也纷纷开起了自己的周末学
术沙龙 ,且各有各的风格 ,相映成趣 ,蔚然成风 ,成为
厦大高教所的一种宝贵的学术传统[ 12] 。

还须补充交待的是 ,当时在国内大学中类似的
学术沙龙也非少见 ,只是持续时间长短 、影响大小不
尽相同而已。例如 ,国内教育学界另一开办时间较
早的学术沙龙当数华东师范大学瞿葆奎先生自
1991年起为研究生创设的“学术星期六”[ 13] 。这种
活动让研究生们享受到比较丰盛营养的“学术餐” ,
体验到智慧上发生碰撞的乐趣 。在教育学界之外 ,
也有一些著名的学术沙龙。例如 ,我国著名文学史
家 、“北大中文四老”之一的王瑶先生就开办了家庭
学术沙龙———与学生“学术聊天” 。王瑶先生的得意
弟子陈平原教授在文章《听君一席话》)中深情地回
忆了自己跟王瑶先生“神聊”的情形。他感言跟王瑶
先生学习 ,最大的收获并非具体的知识传授 ,而是对
古今中外经史子集的“神聊” ,谈学问也谈人生

[ 14]
。

陈平原还把王瑶先生的“神聊”传统带到后来的学术
研究中 ,和钱理群 、黄子平两人一起“神聊”“20世纪
中国文学”这一命题 ,在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引起

了较大的反响。随着社会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与活
跃 ,特别是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后 ,各门各类的学术
沙龙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盛行起来 ,真可谓“旧时王榭
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例如 ,经济学界的天则
经济研究所创办的“天则双周学术研讨会” ,法学界
邓正来教授主持的“正来学堂”以及“小南湖”读书小
组等都是当前国内较有影响的学术沙龙。
“嘤其鸣矣 ,求其友声” 。在结束行文之际 ,笔者

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学术沙龙在大学和学术界里兴

起 ,成为当代学人的精神家园 ,孕育出更多的创新性
思想和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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